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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湖船歌

经过无数风雨和挫折
铸就了共和国的篇章
无数人用倒下的身躯
镌绣出这面不朽的旗帜

党旗飘飘
浓缩着光荣和梦想
注目年轻的姿态
浮现着先烈们前仆后继的形象

党旗飘飘
镰刀和锤头依然锃亮
讲述着光辉的岁月
生动着一个时代的力量

党旗飘飘
抒写着伟大的历程
倾听南湖回荡的宣言
至今仍传诵着坚定的信念

党旗飘飘
用鲜血染红的
不仅仅是一面旗帜
更是一种信仰
那鲜红的印迹
洗涤着我的灵魂和精神

七月
阳光灿烂的日子
党旗 迎风飘展
闪烁着耀眼的光芒

南湖自从有了船歌
便诞生了希望
不衰的歌声
改变了百年沉默的命运

南湖船歌
点亮了东方
引燃了整个夜空
也挺起了一个脊梁

南湖船歌
经久不息
打开了一扇新大门
记载着中国要走的道路

那歌声低沉有力
传唱了整个中国
流动的音符敲在每个人的心底
铸成力量

南湖船歌
谱出了镰刀和锤头的信念
那激扬的乐章
是冲破黑暗的宣言

歌声中仰望星辰
我会看到无数双明亮的眼睛
以及他们用灵魂
唱出的那面鲜红色的旗帜

党旗飘飘

张宏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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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末回老家，乡亲们送了点园子里自
己种的蔬菜，我带回城里吃了好几天。这
些真正绿色的蔬菜让我不由得想起小时
候母亲常年耕种的菜园，想起那无忧无虑
的美好童年。

母亲的菜园会随着季节的改变而轮
流播种一些时令蔬菜。南瓜便是其中最
常见的一类，由于它的藤蔓铺开占的面积
特别大，一般母亲都会把它种在园子的角
落里，以便让藤蔓爬上墙而不占地。南瓜
花开的时候，金灿灿的，开得大而热烈，但
花朵的质地却很细腻，仿佛上了一层金
粉。除了花可食用外，它的叶子也可以制
成上好的佳肴，将其洗净后用力揉，或用
刀切成碎末状下锅加干辣椒爆炒，吃起来
有些略感粗糙，但很可口。而南瓜，母亲
有两种最常见做法，一是将南瓜直接煮熟

吃；另外则是将老南瓜洗净后去籽，蒸熟
后和入面粉，再揉啊揉，捏成一只只薄圆
的南瓜饼再放入蒸笼一蒸，味道好极了。

菜园里最常见的蔬菜还有番茄，它又
叫西红柿。在没有成熟之前果实青青的，
涩涩的，后来慢慢转成橘红色，又渐渐变
成宝石红。有人说他的身份最特殊，生吃
的时候是水果，但做菜时便是蔬菜。提到
做菜，想必一般再不会做菜的人都可能会
理直气壮地说：“我会做番茄炒鸡蛋。”炒
好后再加上一些葱段更香，红、黄、绿三色
让之色彩鲜明，令人胃口大开。另外，园
子里也常种些很多人都喜欢吃的青菜。
你看它那白生生的菜帮，翠青青的叶子，
简直像素养的姑娘，无须妆饰，风韵天
然。它生命力特顽强，母亲只要把青菜籽
朝园子里一扬，那菜籽便自己落地生根

了。没过几天就会冒出绿茸茸的脑袋来，
挨挨挤挤的。后来你若嫌它长得太密，可
以从中拔掉一些拿回家就可以当菜吃了，
嫩嫩的，入口即化。

除了番茄和青菜，母亲还常种些胡萝
卜，它的叶子像芹菜，缨缨细细的，但比芹
菜秀美；像茑萝，又不似茑萝般弱不禁
风。母亲常常用胡萝卜炖骨头汤给我们
喝，其味正汤鲜，令大家赞不绝口，往往是
今天吃了还惦记着明天能不能接着吃。

想起这些，我就会情不自禁地想到慢
慢老去的母亲和母亲曾经年复一年播下
希望种子的菜园，将这些蔬菜的名字串联
起来就是我的整个童年，就犹如这些蔬菜
名字一样质朴而纯正的童年。感谢母亲，
感谢母亲的菜园！

母亲的菜园母亲的菜园

龚德位

蝉鸣声声绕乡梦蝉鸣声声绕乡梦
老家村子依山傍水，村后河岸上是一

片茂密的柳树林，每到夏天，水草茂盛，蛙
声如鼓。最动听的当属满林子的蝉鸣了，
你不让我，我不让你，彼此迎合着，叫得整
个柳林静谧而温馨。

爷爷每年夏天都在柳林旁的那块沙
土地上种瓜，瓜棚就搭建在一棵硕大的柳
树下。我喜欢跟爷爷守在瓜棚。

清晨，柳树林被淡淡的晨雾笼罩，雾，
丝丝缕缕，如轻纱般飘逸。我轻手轻脚地
徜徉在柳林，捡拾树上新增的蝉蜕，爷爷
说蝉蜕可入药，能换钱哩。走着走着，有
时就能欣赏到一只蝉的蜕变。新蝉顽强
地出壳，将一副坚硬的盔甲挂在树上，然
后，将淡绿色且皱巴巴的翅膀慢慢展开、
张开。渐渐地，颜色由绿变暗，最后抖动
一下翅翼，开始第一次飞翔，划出优美的

弧线。如果是一只雄蝉，还会伴有一串嘹
亮的高歌。

爷爷歇晌时，就在瓜棚边的石凳上悠
闲地喝茶，一把旱烟袋，被爷爷吸得“咝
咝”作响。我坐在石凳上写作业，听着满
树的蝉鸣和“咝咝”的旱烟袋，心却清静如
水，专心功课。天热时，我还会约几个要
好的伙伴下河洗澡，爷爷就摘一个大西瓜
给我们。刚摘的西瓜被炙热的太阳晒得
很烫，不好吃，我们就扔进河里拔凉，像打
水球一样地玩耍。玩够了，就在岸边的柳
树下吃瓜。瓜被河水拔凉，吃一口凉丝丝
的，听着树上的蝉儿一个劲叫“热、热、
热”，我们就吃得爽心爽口。

我大多要陪爷爷在瓜棚过夜的。每
到傍晚，柳林里总有手电在晃，那是有人
在寻找刚出土的蝉蛹，回家炸了吃。我问

爷爷为啥不捡拾蝉蛹吃，爷爷说蝉蛹在地
下三四年，就是为了这一个夏天的鸣叫，
吃了良心不安哩。听着爷爷的话，我就觉
得那些捡拾蝉蛹的人心儿太狠。

夜晚的柳林静静的，爷爷的旱烟袋忽
明忽暗。我偎在爷爷的膝下，出神地听爷
爷讲故事。天很热，不知哪一只蝉受不了
闷热，鸣叫起来，于是，一只叫了，两只叫
了，三只叫了……不一会，整个柳林蝉声
如雨，由近及远，此起彼伏。蝉声惊动了
河里的青蛙，也不甘示弱地鸣唱起来，把
整个柳林热闹得充满梦幻，充满诗意。

后来，我参加工作，来到城里居住，很
难再闻到像家乡那片柳林的蝉鸣了。可
是，每年夏天，我总要去乡下，小住几日，
重温儿时的美妙，重拾儿时的快乐，寻觅
心中那份温馨的乡愁。 魏益君


